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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卷  欲界奇逢秀才捐通判　終南捷徑觀察作隨員

　　話說業秀才的女學生徐小姐，小名兒喚做天然。卻生得秀資替月，潤臉羞花，六寸圓膚，一雙素足，真所謂：「大踏步出，增

窈窕姿。」這八個字，自足以寫出天然小姐的俏影哩。且說業秀才開館之後，匆匆光陰，已是一月有餘。頭裡幾天，天然小姐卻同

著兄弟祥哥兒，天天到館，以後便懶得到館。不過三天、五天，來應個景兒。業秀才心裡很是沒趣。那一天問那祥哥兒道：「你的

姊姊怎地不來唸書呢？」祥哥兒還只是六歲，頂好要他的姊姊一搭兒到書房來，覺得安心些。恰好先生問了，便道：「我去叫來，

我去叫來……」　　業秀才歡喜祥哥兒，這小孩子很是可意。便點了點頭，含著笑瞧那祥哥兒跑得「咯咚、咯咚……」裡面去了。
一會兒，只見天然小姐身邊的一個丫頭，叫做引兒的，同著祥哥兒來回業秀才道：「回師老爺話，我們姑娘身上有點兒不舒服，請

十天假。」業秀才聽了也不作聲，只點了一點頭。引兒自去不提。這裡祥哥兒笑嘻嘻的跑到業秀才的面前道：「先生，姊姊是躲學

呀！好好的在裡頭玩呢。倒推說身上不快。只要放她十天的學，我心裡好不舒服呢。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怎地心上不舒服？」

　　祥哥兒道：「前天姊姊說不上學，那末我也想玩一天，媽媽卻允許了，倒是姊姊不許，要打、要罵，立逼著出來。這會子，索

性十天哩！可不舒服嗎？先生也放我三天假好嗎？」業秀才聽了祥哥兒的一泡孩子話，禁不住好笑起來，道：「橫豎你在這兒也盡

著玩呢，豈不是放學同不放學一個樣兒呢？方才你說，你娘親已答應你不上一天的學，你姊姊倒不許吧？難道你娘親的話，不作準

嗎？」祥哥兒道：「姊姊的話，爺娘都要依他。爺娘的話，姊姊就不肯聽哩。」業秀才方知天然小姐恃寵而驕的。但是女孩子家慣

不得這樣的性度，將來做媳婦的時代就算乏味了。於是又過了幾天。那一天，剛好引兒在書房的外間不知做什麼？業秀才便假意兒

踱出去看時，只見引兒拿著一個很精緻的香袋兒。業秀才含著笑，湊上去瞧著，道：「這是什麼東西呀？」

　　引兒道：「這是香袋兒。我們姑娘做的。師老爺瞧呢，做的好嗎？」業秀才便順手兒接過來，假意瞧了香袋兒。嘴裡便搭訕

道：「你們姑娘身上可大安了嗎？你家老爺也好幾天不出來談談哩。」引兒道：「我們老爺在姨太太那邊病著呢。」業秀才道：

「嗬！你家老爺在姨太太那裡病著，什麼病呢？」引兒道：「是痢疾。一天二十三次呢！我們太太說老爺是抽大煙的，不作興有這

痢疾的，假如再不止時，可不是玩的。」　業秀才道：「原是呀！有幾口煙的人，卻頂忌這個痢疾。怎地不請老爺回公館來？到底

伏侍的貼切好多呢。聽說那位姨太太是繅絲廠裡的女工，這裡上海叫什麼湖絲阿姐。是不是哇？」

　　引兒笑著點點頭，又悄悄的道：「師老爺，我同你說了，你可別作聲。我們老爺真真太糊塗了。這種湖絲阿姐最是濫污不過

的，雖是跟了我們老爺，其實還養著漢子呢，而且也不是一個、兩個呢！也不知道有多少！新近又搭上了那一家戲園子裡唱花旦

的，叫什麼白牡丹。有天我們老爺齊巧撞著了，倒說那白牡丹還不肯逃走，儘管坐著姨太太房裡，喝酒、唱曲兒，胡鬧著。我們老

爺倒不敢進房裡去，只得坐在外間，坐他們鬧夠了去了，才敢進房去。抽大煙可憐癮發了好一會兒，鼻涕眼淚裝了一臉。可想，這

會子在那裡病著，倒不要討姨太太的厭嗎？至於『伏伺』的兩個字，可不用說哩！我們太太也不知道什麼意思？嘴裡雖天天在那裡

說要接老爺回來，終不打發轎兒去接。也不使我們去瞧瞧病的怎樣？就是我們姑娘吵著要瞧瞧老爺去，也不放我們姑娘去。而且我

們姑娘平日間不肯聽太太的話的，要怎樣便怎樣哩。這會子忽然要請太太的示哩。說不要去，竟不去了。我們家的事，真真叫人找

不到頭緒的。」

　　業秀才聽引兒說的伶牙俐齒，而且頗有風情。卻不接上文的話兒來說，涎著臉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引兒把業秀才瞟了一瞟

道：「十八歲。坎坎說的話，外邊去說不得的。老爺知道了查究出來，我可吃不祝業秀才輕輕的把引兒的肩上拍了一拍，說道：

「你須依得我，我便不說開去，你不依我時，我索性對你老爺說，是你說的姨太太同唱戲的……」引兒一扭身道：「你這個人不
好。不和你說了。姨太太同唱戲的怎樣？我可沒說。倒是你在這兒亂說呢。」說著又裝出一個把勢來，輕輕的道：「姨太太的渾名

叫做『濫污阿金』。湖絲阿姐裡頭算個尖兒，索性對你說了吧。」

　　業秀才原非笨伯。並且在尤爾山家裡做賬房先生，曾經得過甜頭。何況這個花面丫頭先是有了意了，還肯放鬆一步嗎？正在了

得的當兒，齊巧天然小姐在裡頭偏找不著引兒，於是順腳兒一路找到外邊來。假如天然小姐是纏腳兒的，那便走起來一定有「咭

咯、咭咯」的聲浪，遠遠的已聽得哩。天然小姐原是天足，又是穿像木底的鞋兒，慢慢的走來，一點兒聲息都沒有。剛轉出花■
來，恰見業秀才拍引兒的肩，那臉上的氣象，說印不來，不知是個什麼的調調兒，既不是笑，又不是哭。接著又捏著引兒的手，那

臉上的氣象越發的奇怪了。禁不裝哧」的一笑，業秀才同引兒吃了一驚。抬眼看時，只在眼角上一影彷彿是天然小姐，人卻不見

了。業秀才卻頓然的面皮黃了。引兒只說了一聲：「若是姑娘，不要緊的。」說完一溜煙進去了。

　　業秀才心頭鹿鹿的跳個不住，回到房裡橫躺著床上出神。手裡捏著的那個香袋兒也忘了，隨手一放，丟在地上。須臾，值書房

的小么兒點了燈，開進夜飯來。業秀才說：「放著吧，這會子還吃不下。」那小么兒也摸不著業秀才的頭路，打了一個旋，瞧著地

上花簇簇的一個什麼？便彎腰去撿起來，道：「這是香袋，精緻很呢。」業秀才頓然想著，直跳起來，夾手一搶道：「我的，是我

的！別弄糟了。你到外邊去玩吧，我睡覺哩。不喚你，不許進來。」那小公兒只得答應了幾個「是」，樂得去玩了。業秀才閉著

眼，想引兒說「若是姑娘，卻不要緊」

　　這句話說得有些古怪，難道天然小姐早有什麼話靶兒留在引兒手裡，所以有恃無恐，都幹得出來。不似我們北方風俗淳厚，不

論男女的知識開得遲。然而天然小姐這麼的年紀，也該知些人事了，不然又要說印是獻徒了。這麼一想，又興了得隴望蜀之計，掌

不住心神恍惚起來。朦朦朧朧，似睡非睡的當兒，只覺身邊有人推他，忙睜眼瞧時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引兒抿著嘴兒笑。業秀才

一手拉過來，先要緊問道「若是姑娘，倒不要緊」這句話兒怎生講？引兒笑道：「過天告訴你吧。」往下的事，做書的沒工夫寫他

了，因為先要把徐太守的可憐歷史敘一敘。

　　卻說徐太守兜了痢疾病，倒在姨太太湖絲阿姐「濫污阿金」那裡，一天重似一天，頭裡不過每天二三十次。一禮拜後，增至五

六十次，差不多成日的在馬子上了。「呵呀、呵呀！……」叫喊肚子疼。鬧得姨太太百般不舒服。盡罵著：「惡作鬼，為甚不回公
館去？倒死扎掙著這兒，折磨我呢。」於是盡他怎樣叫喊，顛倒走過些，不理他。或者仍是裝點得花朵兒似的去跑馬車、吃大菜、

聽戲、遊園，這般高樂，總要到深夜才回來。徐太守看看站不住了，便要回公館去。姨太太道：「情理早該回去了，但是你病到這

個樣兒去了，不知要多早晚才得再來，我這裡的澆用可以落空的嗎？你須躉給我幾年的澆用，才好放你回去。」

　　徐太守道：「我這病原不要緊，也不至於就要死呢。只消抽得大煙，總有法兒醫得好。你又不肯好好兒的伏伺我，我自然想回

去了。」姨太太道：「咦！話兒說得好不詫異！誰叫你不要回去？只消拿了錢來，立刻你就去，就是了。我也巴不得要你去了，才

得安心呢。你瞧，好好的房兒吃你弄得臭氣騰天，豈不把我薰壞了？」徐太守歎道：「無情，薄義，一致於此！這兒原是我的所

在，我偏不回去。你怕薰壞了，那便請你的便吧。」

　　姨太太聽了徐太守的這幾句話，便哭叫沸騰，定要一萬銀子買他斷絕。徐太守只不作聲，憑他怎樣，只做不見不聞。又過了三

五天，徐太守大煙卻不想抽了。痢又痢得更凶了，心裡不由不急，只得給了姨太太三千兩銀子。方才把徐太守裝在馬車裡送回公館

來。公館裡上下三等的人都嚇了一跳，只道是平常的兜了些痢罷哩，如今直弄到這個地步，於是沒一個不怨太太把持，不許到姨太

太那裡去請老爺的安。其實太太也並不是有甚別的主意按住家人，不許往姨太太那邊去瞧瞧老爺。就不過使著婦人家的普通性質，

一個「醋」字，卻盡在其中了。只認是老爺稍微兜了一點兒的痢，不過三天兩天就好了。卻不料直到這個樣兒，懊悔的要不得。大

凡有癮的人，這痢卻是絕對的險症，一經大煙抽不進了，那是沒法兒救得轉的，這便是叫做「煙漏」的名兒。這種病可謂一百個人

要死五十雙哩。徐太守既然真的煙漏，可不是金剛身子呢，不過五七天，嗚呼哀哉了。太太只為一個「醋」字，因做錯了事，老爺



的一條性命不是被她耽誤的嗎？若是頭裡就設法兒止了痢，那會出這叉子？還且老爺年常，有兩三天的痢的，所以不放在心上。如

今釀成這件事兒，那裡對得住老爺呢？於是太太激起烈性來，等到老爺成殮之後，便鴉吞了一盞片煙，自盡了。及至毒發起來忙著

施救，已來不及哩。倒可憐了天然小姐、一個祥哥兒還是小孩子家，既沒近支親族，更且又是客邊，多虧了業秀才同他料理。索性

把珠寶舖子收了，已被伙計們吃沒了著實不少。結算出來，也有限的很。不過數十顆珠子還值得論萬銀子。現存的錢，和欠人家

的，差不多打個「銷」字。這時節，卻是引兒從中穿針引線，天然小姐同業秀才打得火似般的熱了，儼然如夫婦的一般。不知不覺

已過一年，業秀才想道：「前兒尤家的一件好事，只為自己忒托大了，不曾發他一票大財。這會子可別做獻漢了。但是天然小姐同

尤家的比起來天差地遠了，天然小姐手裡也沒有甚麼不了的錢。不過那票珠子還值幾個。便想法兒哄印出來。決定主意，便對天然

小姐道：「我們這麼著坐吃山空，決非道理。而又沒多大的家產，不消三年五載，就要顯出底子來了。」

　　天然小姐道：「那末弄個甚麼買賣來做？你那一門的買賣在行些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我是唸書的秀才，豈可以自輕自賤去做買賣

嗎？」天然小姐笑道：「罷呀，罷呀！你這種唸書的秀才，別現世了。頭裡只道你是秀才，終有本事的，所以拜你先生。豈知你的

文理還不如我哩。」業秀才道：「原來……怎地……，所以儘管請假哇！」天然小姐道：「可不是嗎？還該你拜我先生哩。我不請
假，天天跑到書房裡來做甚？」業秀才笑道：「做先生的本事短了，如今做丈夫的能為還不醜呢。」

　　調笑一會兒，業秀才又道：「如今賺得錢的道兒，只有做官是頂好的買賣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只怕未必吧。你想，我父親不是

個知府嗎？他情願不做官，還是仍舊做買賣。敢情是到底做買賣容易賺錢呢。」業秀才道：「不是的。你的父親原是做買賣的人，

自然做買賣的本事高了。所以把官看得輕了。然而也曉得做官，不是做不得的事，因此也指個功名在身上。一面候補，一面做買

賣，看光景做事情，若是不死呢到底要注重到做官的一方面去弄兩個呢。不然，白白的花了這一票本錢，豈是獻的嗎？我如今別的

事也不會做，唸書人只有做官的本領。我也不想做知府，只消捐一個通判就夠了。你就是官太太了，豈不風光嗎？」

　　天然小姐沉吟一會兒道：「通判是多大的官職？捐他要多少錢呢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我捐官便宜了，不似你父親須要先捐了監生

做底子，我是秀才底子，這筆錢就省了。並且秀才也值錢的，可以扣回來呢。而且通判也可以了，卻是正六品的官級。將來一保同

知，再保知府，過道班，那便陳臬開藩，督撫就在眼前了。」天然小姐聽了著實高興，道：「從通判上起，到督撫的分位，也不過

這幾個轉彎就到了。也不見得煩難呀！不知要多少錢呢？」業秀才道：「有限的。你那包珠子拿去換個通判，想也差不多了。」天

然小姐道：「那幾顆珠子能值多少呢？」

　　業秀才料得天然小姐不曉得價值的。便道：「多不了一千來往的銀子罷哩。況且這種東西也沒有正經的價值，假如齊巧有人覓

起來呢，多要兩個，也是作興的。若是兜攪上去，只好少兩個哩，大約一千，銀子出脫不來；一千洋錢，該是值的。我這會子同你

商量呢，卻有絕好的機會在這兒。何也呢？如今山東賑捐駐滬勸捐委員華淡泉華司馬，新娶了一位姨太太，就是六馬路寶樹衚衕謝

家的二寶呀。二寶的崑曲是超等的。今番華司馬花到五千洋錢的身價呢。因此，華司馬要辦幾顆新光圓整的珠子，東西要好，價錢

卻多兩個倒不在乎呢。我曾經同華司馬談過了，大約可以換一個通判，七項常捐都在裡頭，拿算起來，卻要一千六百七十兩有另的

庫平銀，合洋錢要兩弔開外呢。豈不便宜著好多哩！差不多賣了加倍的好價錢呢。這種機會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倘使錯過了，其實可

惜。」

　　天然小姐道：「真的有這麼便宜嗎？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又來了，我們既然做了夫妻，那曾見丈夫哄了妻子的嗎？況且我又是

很精明的人，吃虧的事情，老實幹不來。」天然小姐很是高興。連忙開了小鐵箱，把那包珠子取出來，一顆滾圓的滴珠，重一分三

釐。除外六十三顆大約在五、七釐之間。一樣的緊皮新光，光華閃閃，彷彿雪團兒似的一堆。秀才看了，心裡發火，連忙接來包

了，藏在衣袋裡。天然小姐又取出兩對赤金的三絞絲手鐲來，道：「這兩副手鐲共是十八兩重。如今我是穿孝，用不著。索性拿去

換了銀子，捐一支翎支戴吧，那就體面了。我看人家戴了顏色頂珠，沒條翎支拖著，光禿禿的很不好看。況且父親的那條翎支，說

是二百銀子呢。前兒父親說：上海道的一條翎支，沒有人好似他的了。那知父親的這條翎支就賽過了他了。披肩既大，翎線又爽，

扎手也好。上海道情願送五百銀子與父親，要把這條翎支讓給他。我父親原是四海不過的，那裡要他銀子！並且還想配一個全翠的

翎管，打了金托子送給他。豈知還沒配得全齊，上海道已革職了。那末沒有送去，所以還留在這裡。如今我送給你吧。」

　　業秀才笑著作揖道：「謝夫人的賞。下官停兒床上去報效一點兒『汗馬之勞』。」天然小姐羞得紅了臉，啐道：「人家好好的

同你說，你總是油腔滑調。既是要做官了，也得放些官的樣兒出來。別的都是閒話，將來做官得意了，不要沒良心丟的我腦後

去……」業秀才不等天然小姐說完這話，「撲」的跪在地下，眼望著天，立誓道：「若是我業某將來負於我的夫人徐天然小姐，一
輩子沒得發達。決要死在天然小姐的肚皮上。」天然小姐大笑道：「這樣的立誓，敢是維新嗎？大凡立誓的通套，終是死於刀箭之

下，你偏說死在我的肚皮上。你若負心了，只怕輪不到你死在這個區處了。」業秀才笑道：「你既是不許我到這個區處時，我就不

死了。」

　　列位想呢，這句話豈不明明是負心的招狀兒？大凡女子在熱的當兒，那怕絕頂聰明、一等能幹，到這兒，心便蒙了。憑你怎樣

的作弄，終覺察不來，所以天然小姐卻不曾細細的味一味這話兒。然而業秀才自己也不曾覺察這話說錯了，這是歡極了，無心的流

露。雖是無心，其實倒發自肺腑，所以，凡百事情，旁人冷眼裡看的真，所謂「當局者迷」就是這個道理。且說業秀才得了這六十

四顆珠子，兩對手鐲，只把這兩副手鐲拿到「裘天寶銀樓」去，換了九百十數元洋錢。捐了個候選通判，也要不了五百洋錢。卻哄

那天然小姐道：「捐了個大八成的通判，加了運同銜，一支花翎便是藍頂花翎，十分體面了。」說著又拿出紅紙包的十三元洋錢

來，雙手遞於天然小姐。天然小姐道：「這個算什麼？敢是人家送的賀禮嗎？」

　　業秀才道：「我雖是捐了官了，還沒曾發帖兒開賀，那有人家送禮來呢？這是我秀才底子上扣回來的八兩庫平銀。齊巧合著十

三塊的數目。這十三塊雖是微細，也是我十年窗下刻苦出來的，非同容易，那一塊沒有我的心血在上面呢？至於我如今做了皇上家

的官，其實都是承蒙賢妻的栽培。唯有這十三塊，總算是我的心血錢。請賢妻收著，沒事的當兒，可以拿出消遣消遣。足見是我的

真本事換來的，好教賢妻歡喜歡喜。」

　　天然小姐笑得眼縫都沒了，忙站起來雙手接來，細細的玩了一會兒，商量把這十三塊安放在那裡，才覺合式？夫妻兩個商酌了

好一會兒，沒做道理處。倒虧得引兒想出一個絕妙的去處來，道：「這十三塊安放著家堂廚裡最是合式，才算得尊重，又覺得大

方。除了這個所在，就沒有得體的所在哩。」天然小姐拍手道：「總竟讓還你有主見。」即便恭恭敬敬的捧了這十三塊，放在家堂

中間，供得齊整了，又點了一對香燭，化些紙錢，夫妻兩個拜了四拜。天然小姐又道：「如今既是官了，便該娶妾。我們得成夫

婦，原是引兒的介紹，其功匪細，知恩報德，引兒卻該正位副室。就趁這對香燭行了大禮吧。」不由分說，拉過引兒，三個兒一起

拜了。便改換稱呼，天然小姐叫引兒「妹妹」；引兒叫天然小姐「姊姊」。又吩咐丫頭、僕婦等叫引兒姨太太；叫業秀才姑老爺，

不許再叫師老爺了；叫自己姑太太，不許再叫小姐哩、姑娘哩。又拉過祥哥兒見了姊夫，叫引兒阿姨。吩咐已罷，又交代廚子立刻

辦起酒來，喝酒慶賀。直鬧了一整夜，總算小小的一段結束。於是過了幾天，業秀才想道：如今不好因循過去了，須得脫離了這個

所在，那便可以做點事業。倘使盡戀著天然小姐同引兒這一對兒，久久不是道理。萬一把捐的不是實官弄穿繃了，倒很有關係。不

如騙他們引見的道兒，京裡去碰碰看，倒是個好計較。主意已定便對天然小姐道：「如今須要進京引見出來才得補缺呢。只是你留

在家中，沒人照應，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天然小姐道：「你盡放心。指望得個好缺，升官發財，一路風光，那便有興呢。」業秀才道：「這便自然。老實說做官的秘訣

也考竅得精通哩。第一條終南捷徑，若能巴結上了外國人，那便比著巴結王爺中堂還得便宜多哩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這怕弄錯了，

做官須要巴結上司才是正經。外國人有甚相干？巴結他做甚？升官補缺、委差事，外國人又不能做主。這都是上憲的權柄呀！」業

秀才笑道：「你真是不出閨房的女子了。那知如今世界上的局面哇！這當中仔細緣由，一時間也同你說不清楚。橫豎你慢慢的看著



我的手段吧。」

　　天然小姐半信半疑，也沒工夫去考究。忙著替業秀才整頓行李鋪蓋，盤纏路菜，調排的十分穩貼。常言道：人心肉做。業秀才

雖是安心騙了天然小姐的一包珠子，一走便了。看他這樣貼切，就是正式夫妻，也不過如此了！倒覺得心裡有些不忍。並且天然小

姐所有值錢的首飾等項，一古腦兒叫業秀才帶在身邊，以備不時之需。那一天動身時，天然小姐同引兒、祥哥兒送到新銘輪船上，

再三叮嚀，珍重而別。不多幾日，業秀才已到京都，就在安東會館住下。先把那一顆一分三釐重的滴珠賣了一千二百兩銀子拜客請

飯，拉攏交情。京城裡只消有幾個閒錢應酬應酬，開通大人先生的門路，是最便當的。而且是有這些拉皮條的哥兒聞風而來，憑你

自己揀擇，要運動那一條路子。大凡到過京裡的，大都知細這個情形哩，用不著做書的細細說印。這裡業秀才卻是立定主意，謀一

個出洋的事情，來混他三年五載。好使得天然小姐叫乎不答應，讓她的心死了。最好等她重又嫁了人，那便就有好題目同她斷絕，

還且可以同她說尖話兒，詐她一詐。自己贊著自己心地玲瓏，設計高妙。也是業秀才的氣運大來，恰好龍侍讀放了那一國的欽差。

業秀才便把那些金珠首飾竭力運動，所謂「有錢使得鬼推磨」，居然弄到一個隨員差使。這是任滿回國，坐定保升。並且便宜在，

歸入特旨班的分兒，十拿九穩。多虧龍欽差同他打算道：「你是候選通判，其實吃虧了。將來就不過保實：你索性加了候選道，將

來也是個保實。豈不便宜著好多呢？」

　　業秀才籌算籌算，資本綽然有餘。於是聽了龍欽差的指教，立刻上兌，也不過花了一串銀子光景。等到龍欽差請到出京，路過

上海，業秀才只躲在行轅裡面，不敢出來。恐怕被人見了。傳到天然小姐的耳根子裡去，便要擺起道台夫人的架子來哩。其實對不

住她，何苦來弄成她空歡喜一場呢。這裡且不說業秀才跟了龍欽差放洋到任。且說天然小姐，自從業秀才進京之後，巴巴望望業秀

才寄到平安家信回來。那知一天一天的望去，只沒有一點兒信息。天然小姐和引兒兩個疑疑惑惑，胡思亂想，不是他身子有病？還

是輪船或者出了叉子？打探得新銘輪船已轉過了兩三班哩，那便決計是病了。愈加慌亂起來。引兒道：「即使病了，也不該信都沒

有呢！」

　　天然小姐卻想出一個計較來，道：「我們天天買一張新聞紙來瞧瞧，或者從報紙上討出一個消息來，也未可知。」引兒道：

「也是一法。」於是找一個賣新聞紙的，日逐送一張新聞紙來。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個月光景，新聞紙上也討不出信息來。天然小姐

竟懨懨的病了，引兒也弄得搔首不知癢處。正亂糟的當口，恰好那一天的新聞紙上載著出洋欽差、隨員名單，裡頭卻有候選道「業

某」的名字。天然小姐和引兒倆個不覺笑逐顏開，互相慶賀。頓然間，神清氣爽，病都趕掉了。連忙同著引兒坐了馬車，到出使行

轅，只見行轅上寂然。打聽時，原來龍欽差只住了一日，已放洋去了。天然小姐直聽得呆了臉，一句話兒說不出來。引兒也著實詫

異，掃興而回。天然小姐忽然想起來道：「只怕不是他呢？他是通判，不是道台呀！」

　　引兒道：「官銜上果然差了幾級。但是名姓卻一點不差。況且這個姓字，其實少有。前兒聽老爺說：在漢口的時節，有個堂班

叫做『業家班』，大概都當他是姓『葉』的，不是姓『業』的。就是他的堂牌明明寫著『潤德堂業』，眼角上一瞟，『葉』字同

『業』字的形體，又差不多兒，所以『葉家班』大家知道。說起『業家班』倒說那有姓業的人家呢？當時金大老爺薦他來的時候，

老爺聽說是姓業，就想起這個姓字來，只有個堂班姓著這麼冷僻的姓，只該做鳥居。那知安東倒有在庠朋友，也姓著這個怪姓。豈

不好笑！我想來姓業的，不是大族，不比姓王、姓張、姓李、姓趙，同名同姓的人多。而且他的名字也是怪怪氣氣的兩個字，拿這

兩個字來做名字的，著實少有。至於官銜上差了，不好捐升的嗎？若是這名單上，不是道台，倒是縣丞、巡檢，反而比通判小了。

那末或者別一個了，不是他了。如今通判變了道台，不過花幾個錢，馬上大起來了，最容易的事。倒是官銜縮小的煩難。據我料想

起來，一定是他弄到了這個出洋差使，加捐了道台，倒是一樁喜事。將來的好處，不可限量呢！」

　　天然小姐道：「你真真昏蛋了，巴不得別一個業道台吧。若然就是他這個人，一定是個沒良心的人，把我們丟了。」引兒頓然

冷了一半截。又不好托了人去打聽打聽究竟怎樣的道理。從此以後，昏昏悶悶又過了半年，業秀才的信息仍是杳然，而且支持門

戶，很覺拮据起來。值錢的東西一古腦兒給了業秀才，現存的幾個又使的差不多了。於是慌急起來，同引兒兩個商量善後之策。引

兒道：「姑娘不想到這裡，我也不敢說；既然想以這裡了，我是擔心好多時了。如今手裡一無所有哩。後來的日子，正長呢，若是

死守在這個人身上，論年了，信都沒一封，只怕靠不住事情呢。原是我害了姑娘，當初原是我把姑娘拉下渾水去的，如今再不想個

萬全之計出來報效姑娘，那便天理也不容我了！」

　　天然小姐道：「前兒的事，提他做什麼？究竟自己不好，若然沒有靶柄落在你手裡，你敢把我拉下渾水嗎？如今現存的，不過

百十兩銀子了，除了這些些兒值錢的東西，都沒了。叫我怎樣支持過去呢？」引兒道：「不是又是我把不正經的道兒來引誘你，你

這樣的年輕貌美，怕沒有好日子過嗎？況且這兒上海地方糟不過的去處，什麼事做不得？姑娘何不裝點裝點，坐了馬車到張園去喝

喝茶；戲園子裡去聽聽戲。包你不消兩三回就交運了。而且如今你手裡也沒有了，再不會吃人家哄了去。」天然小姐躇躊了好幾

天，除了這一條路子，竟然無法可施。只得如法炮製起來。於是裝扮得齊齊整整，一到飯後三點鐘，便坐了馬車，來到張園安塏第

大洋房。金剛石上泡了一碗茶，同引兒兩個說說笑笑，做出輕狂的樣子。何奈一般闊少年頑固野蠻，非常了得，總是從腳兒上品評

起的。一看一雙天足，頭也不回，洋洋的走開去了。只急得天然小姐火性直迸起來，道：「接連三日，倒花了十多塊洋錢，真是

『偷雞不著，蝕把米了』。」

　　引兒笑道：「我有點兒明白了，只因你是一雙天足，裝點得既不像小姐，又不像大姐。假如索性像堂子裡的騷大姐，倒有人愛

的。如今你有點兒三不像，所以那般兒色鬼，到底摸不到你是個什麼種族，便不敢請教了。」說得天然小姐倒好笑起來。引兒又

道：「我又想個計較在心上了，這裡有兩種裝點：一種是旗裝；一種是女學生，這兩種就合上了這雙天足了。」天然小姐道：「若

是改換旗裝，須要定做衣服，又是花本錢。倘然仍是撲個空，這便是倒窮命了。不如且充個女學生吧。今兒恰好是禮拜日，只怕有

些意思了。」引兒便替天然小姐梳了一條辮子，穿了一身無色的衣服，裙兒係的低低的，倒別有一般風韻。手裡拎了一個小小皮

包，坐了馬車，如飛的望張園去。要知天然小姐此番改裝而去，可能覓個知音？及業秀才如何又中起舉人來？希奇作怪的歷史盡在

下文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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